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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非经援
,

为国家赢得勋章
0 梁糯 / 口述 宁宵宵/ 整理

当专家组完成任务
,

离开突尼斯时
,

老总统布尔吉巴向梁蕴颁发了代表荣誉和

感谢的共和国二级勋章
。

初冬的北京
,

落叶铺就一片金黄
。

这

条云集着若干机关单位和央企
、

国企的小

道
,

清晨显得格外安静
,

这里坐落着我们

此行要寻找的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 (中

水电)
。

每周的这一天
,

早已离休的梁锰

先生还是习惯要到单位来处理一些事务
。

温暖的阳光照耀着他窗前的万年青
,

一杯

香茶在手
,

梁老向我们娓娓道来
,

他经手

的几个大项对非经济援助项目
。

中国人的工程二十年未出现渗漏

我从在水利部工作时起
,

到中水电工

作的四十多年
,

一直负责经援项目
。

中水

电是国家实施对外开放的产物
,

在198 0年

正式成为第一批外经公司之一
,

承担政府

经援工程 130 余项
。

在来中水电之前
,

我

在水利部任副司长
,

负责的也是对外援助

工程这一块
。

其中有两个国家投入最大的

援非项目是我直接参与的
,

今天就与大家

讲讲我在索马里和突尼斯的故事
,

以及我

对经济援助的一些思考
。

索马里的费诺力工程是块硬骨头
,

当

年这是苏联援建的一个水利工程
,

1974年

开工
,

但是与我国的情况类似
,

苏索两国

交恶
,

苏联单方面撤回专家
,

导致工程全

面停工
,

上千名索马里工人失业
,

工地一

片凄惨
。

当时
,

索马里政府首先想到向西

方国家求助
,

但是大多考虑到与苏联的关

系
,

都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
,

要不就是断

然拒绝
。

这时索马里老总统西亚德访华
,

求助于周恩来总理
,

当时就派出了专家组

到当地考察情况
,

决定这个硬骨头我们啃

了
,

这个忙我们帮到底
。

签协议时
,

索马

里国内人民一片欢腾
,

他们说中国人患难

之中出手相救
,

这才是真正的朋友
。

而且

当时索马里政局还是较为稳定
,

对中国工

人尤其友好
。

所有的设想都是乐观的
,

没有考虑到

具体操作中的困难
。

朱巴河发源于埃塞俄

比亚南部松卡鲁山的南麓
,

由达瓦河与格

纳莱河汇流而成
。

两河于索马里边境汇流

后始称朱巴河
。

我们所修建的费诺力水利

工程位于朱巴河下游
,

是索马里唯一的水

力发电兼灌溉的综合工程
,

包括水闸
、

电

站
、

灌溉渠道等
。

工程进展到 19 8 2年已经进人后期
,

但是这正是最艰难的时候
。

沙漠国家里

的夏季气候十分恶劣
,

西南部属热带草

原气候
,

终年高温
,

干燥少雨
。

当时工

程使用的工人虽然来自广东
,

但是对这

样长期的炎热天气还是产生了消极怠工

情绪
。

但是工程不等人啊
,

如果不能按

时保质完成工程
,

当地人无法按计划进

行灌溉等农业生产
,

这耽误的可不是小

事
,

也会给国家形象抹黑
。

为此水电部

和经贸部抽调精英组成了一个专家组奔

赴索马里
,

我就是其中一员
,

而且主要

就是抓工人们的思想工作
。

去了才发现
,

工人们实在有些不像

话
:
早晨七八点钟上班

,

刚干到九点开始

热了
,

就回去找凉快去了
,

他们只要看不

到专家组长来
,

就在工地磨工
。

我立即决

定撤换不亲自去工地的专家组长
,

这一下

子就把工人们镇住了
,

此后的几个月里每

天都与工人们一起去工地
,

一刻不停地到

处转转
,

到晚上汗衫后面就结了一层盐

花
。

等工人下班再一起回来
。

几天过后
,

我基本上能认过来一百多个工人了
。

还有

个把调皮的中间溜走了
,

我就去宿舍抓

人
。

到后来只要工人们一听说
“

梁老头又

来啦
” ,

立马就加把劲干活
,

但是私下里

跟我老头长老头短地开玩笑都没问题
。

费诺力工程的干渠于 1 9 7 9 年恢复

机械化作业
,

多为半填半挖断面
,

当我

方发现原来苏联人施工的二十公里渠道

填方部分夯得不实
,

多数达不到设计要

求
,

这时候试通水发现漏水现象十分严

重
,

有些挖方段也出现了回淤现象
,

因

此主动向索马里提出了无偿返修加固
。

从那之后
,

再没有出现过质量问题
。

前

些 日子
,

商务部经贸代表团出国谈判

时
,

对方主动称赞我们的工程质量好
、

二十年来没有任何问题
,

赢得了在场中

外人员的一片掌声
。

事实证明
,

我们负

责任的态度为当地人解决了问题
,

也为

祖国赢得了荣誉
。

突尼斯总统为我们颁发勋章

突尼斯是一个我无法忘记的地方
,

在这里的一年半时光里
,

我参与了我国对

外水利电力设计
、

施工的最大项目麦热尔

德一崩角水渠工程
,

工程总造价2亿元人民

币
,

是我国仅次于坦赞铁路规模的第二大

经援工程
,

全长12 1公里
。

位于非洲北端的突尼斯是茫茫沙漠中

的一片绿洲
,

被誉为
“

沙漠玫瑰
” 。

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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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徽也非常有意思
:

上部是海洋中航行的

帆船
,

象征历史上排尼基人第一次乘船来

到突尼斯
;

左下方为黄地上一副天平
,

象

征正义与平等
;

右下方为红地上一只握刀

直立的狮子
。

在历史上她是著名的商旅天

堂
,

黄色的荒漠和绿色的海岸带交织成一

道顽强的生命线
,

数百年来守着护着往来

的旅人
。

而现在
,

她是一个靠旅游业支撑

的国家
,

农业并不发达
,

但是这里的气候

特别适宜经济作物橘子的生长
,

这里的橘

子大都出口欧洲
。

为了方便人民生活
、

灌

溉橘园
,

突尼斯决定西水东调
,

将突尼斯

最大河流—麦热尔德河水引进首都
,

并

继续向东延伸到柑橘产地崩角半岛
,

其间

可以灌溉农田28 万亩
,

满足十余个城镇的

饮水问题
。

当时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解决膨胀

土地带的施工问题
。

由于渠道沿线多为丘

陵
,

膨胀土地带多达80 %
。

所谓的膨胀土

也叫膨润土
,

就是类似淤泥一样的稀土
,

遇到水就滑了
。

为了这一段工程我们先后

去了 10 00多名专家和技术工人
。

这 12 0公

里的膨胀土地带被划分为三个工区
,

当时

我决定三个工 区一起抢
,

几十辆的混凝

土车都上阵
,

到了现场机器轰鸣
、

热火

朝天
。

当时我们没日没夜
、

也没有周末休

息
,

中国人的这种精神感动了突尼斯人
,

没想到中国人能为他们的工程这么拼命
。

我去之前
,

特意去商务部打报告
,

因为工期拖延严重
,

希望能批下来一笔

奖金用来鼓舞士气
,

这在当时也是特

例
。

商务部拨下来的2 0万美金
,

成了推

动项 目的催化剂
,

所有的专家和领导不

能拿
,

每个月都给工人评奖
。

当时工人

的工资可能不到 10 0美元
,

但是如果干得

好
,

奖金能比工资高出好几倍
。

奖金制

度有效地调动工 人们的积极性
,

为保证

工期起到了重要作用
。

我坚信既要认 真工作
,

也要注意

休息
。

突尼斯的海滨全球最美
,

白沙

滩平整细滑
、

海水湛蓝又干净
、

而且近

海没有鳖鱼
,

身在这么有名的一个度假

胜地
,

工人们心里也痒痒
,

多次提出在

休息 日去海边游泳
。

我去之前的几个专

家组谁也不敢开这个口
,

害怕工人出事

啊
,

所以禁止游泳
。

这时正好钱正英部

长到工地视察
,

问大家还有什么要求
,

有个工人就大胆地说
: “

钱部长
,

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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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去海边游泳 !
”

我们院子周围是有

铁栅栏的
,

工人休息 日隔着铁网看到

大海
,

实在是很不舒服
。

钱部长笑笑

说
: “

你看
,

不让我游泳
,

我也有意见

的
。 ”

但是她并没有直接批准
。

我决定

开戒
,

让大家尽情休息
,

这样下周才能

更好工作
。

在向使馆汇报之后
,

专家组

讨论也通过了
,

这时必须约法三章
:

一

定要保证安全
、

有组织
,

工区主任带领

工人去
、

不能游太远
,

还有一条就是必

须买游泳衣裤
、

注意文明礼貌
。

我还半

开玩笑地说
,

不要光盯着女人看
。

在4年零9个月的奋战之后
,

麦热尔

德一崩角水渠工程于 19 84 年5月完工
。

工程

建成时
,

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去剪彩现场
,

总统布尔吉巴亲手为他戴上共和国一级勋

章
。

一个月后
,

我们专家撤离时
,

布尔吉

巴又把我们请到了总统府
,

为我颁发了共

和国二级勋章
,

专家组的其他同事共获得

了4 0多个奖章
,

这确实是件很值得骄傲的

事情
。

突尼斯麦热尔德一崩角水渠工程严

格按照标准施工
、

采用自动调节的现代

化工艺水渠成功建成之后
,

非洲各国代

表团纷纷前去参观
,

成为了沙漠水利工

程的样板
。

爱护工人
,

安全第一

水利项 目对安全性要求很高
,

因为

牵扯到用电
、

挖水道
、

交通运输以及大型

机器施工运转等等
,

我当时对所有工程要

求就是
“

不能减员
” 。

不仅仅是对工人负

责
,

而且对工程也有保障
,

因为如果有一

位同事受伤
,

工地上大家可能几个月情绪

都不好
。

突尼斯这么大的项目
,

共有一千

多名中方人员
,

没有伤亡
。

在突尼斯水渠中的控制性工程
—

哈

马马里夫隧洞
,

长达26 71 米
,

这是最危险

的一段
,

因为挖洞最容易塌方
。

我每次去

都要徒步从头走到尾
,

上午上半段
、

下午

下半段
,

叮嘱每个工人注意安全
,

察看每

一处可能造成险情的地方
,

对于大家来说

是个安全上的督促
,

时时绷紧这根弦
。

施

工的几个月里
,

我每周走一遍
,

大家一看

专家组长来了
,

觉得备受鼓舞
。

对于与当地人的交往
,

我们老共产党

员还是坚持思想教育的
,

尤其是与当地工

人的团结问题
。

中国工人在非洲有时候不

注意
,

对当地人不够尊重
,

而且要顾及到

不同国家的宗教信仰
。

有的工人个人素质

较差
,

称呼黑人
“

黑猪
”

什么的
,

这些都

是不允许的
。

在国内可能我们习惯了
,

师

傅有时候着急就给徒弟一下子
,

但是在国

外可不能打当地工人
,

会造成极为不好的

影响
。

在经援项目里
,

任何无意识的举动

都与国家荣誉息息相关
。

比如索马里就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

的国家
,

他们非常讲究自己的着装是否得

体
。

许多索马里人也喜欢穿一身民族服

装
,

男士总是一身宽大棉布袍
,

女士多穿

一身色彩艳丽的连衣裙
,

而且还要佩戴一

块花色的头巾
。

因此
,

我们在当地也应当

注意端庄
、

整洁
、

得体的着装
,

注意要反

映出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
,

树立中国人的

良好形象
。

我们可能熟悉
:

在穆斯林地区

不得吃猪肉
、

马肉
、

驴肉
、

骡肉等
,

不得

饮酒等
。

但是还要注意
,

骆驼在索马里人

的生活中或者心目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
,

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拥有骆驼的多少作

为衡量贫富的标准
,

人们喜爱骆驼
,

爱惜

骆驼
,

相互见面除问候人之外还要问候骆

驼
,

交谈中不得口出褒读骆驼的话语
,

未

经许可不得给骆驼拍照等
。

这些知识你首

先要掌握
,

才能在工作中慢慢教给工人
,

提醒他们时刻注意这样
,

不要惹麻烦
。

最近也有中国工人在海外被绑架的

案件出现
,

我们那时候国际环境没有这

么复杂
,

经援又都是国家级的合作
,

一

般都能受到当地人特别友好的欢迎和帮

助
。

当时我们每两周组织一次大休
,

组

织大家去外面参观游览一下
。

每当周 日

工地的车队浩浩荡荡地来到公园和博物

馆
,

当地人一看中国人来了
,

一般都会

破例开馆
、

免票招待
。

不过每个工程在外那么多年
,

不出

一点儿小摩擦也是不可能的
,

我就经历过

一次
。

因为80年代的通讯还没有现在这么

发达
,

大家跟家里联络还是依靠书信
。

外

交部的信使每个月到各个国家走一次
,

把

国内的家书发到使馆
,

我们再派司机去取

信
,

每到这一天大家都在等信
,

心情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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迫切
。

当时我们有一个司机还是个冒冒失

失的小伙子
,

晚上去大使馆拿信
,

可能是

体会到大家的心情
,

车开得很快
。

正好遇

到一个逆行的骑摩托车的人
,

发生车祸
,

当地人死亡
。

家属把工地告上法院
,

当时

我非常着急
,

赶紧联络使馆
、

安排把司机

遣返回国
。

等到开庭当天
,

我派翻译去跟

法官解释
:

专家组和大使馆的领导觉得他

做得非常不对
,

虽然突尼斯的工人逆行在

先
,

但是我们也有过失
,

所以已将他遣返

回国
。

当时突尼斯方面觉得我们很重视
,

做得是对的! 这样就避免了一场官司
,

因

为不管输赢
,

形象总是不好的
,

不能因为

这件事影响两国关系
。

这样一来既能保护

我们的工人
,

也能化解危机
。

不过
,

这对

于平时总强调安全问题的我们来说
,

又是

一记警钟
。

不过现在的对外工程好像没有这么细

了
,

出国之前对工人的技术培训和思想教

育没有原先那么足
,

加上国际环境的纷繁

复杂
,

所以可能有一些纠纷
。

关键要从自

己身上挖原因
,

发扬老一代经援工人吃苦

耐劳
、

甘于奉献的老作风
。

援人之急
,

不要包揽

我是 192 5年生人
,

家在陕西省的铜川

地区
。

少年时出来读书
,

吃了不少苦
,

于

194 6年考取了天津北洋大学
。

这是当时中

国最早的工业大学
。

当时的大学教育可真

是我一生工作的良好基础
,

我们的课本都

是英文的
,

而且上课也是全英文授课
。

这

样我具备了日后工作的两大基础
:
一是过

硬的专业知识
,

二是我的英文好
,

出国做

工程不犯愁
。

内战时期
,

学生运动高涨
,

京津地

区的进步大学生们自发组成了
“

学生理事

会
” 。

我是其中的活跃分子
,

自然也成为

国民党关注的焦点
。

194 8年暑假的一天
,

我在学校组织学生运动没有回家
,

当时管

辖天津的傅作义下令抓捕进步学生
。

幸好

当时地下联络员及时得到消息
,

跑来学校

通知我
,

我才躲过一劫
。

看样子学院是

没法容身了
,

我与当时的热血青年想法一

致
:

到解放区去 ! 于是在联络员的帮助

下
,

经由石家庄
,

逃到了北京
。

解放后
,

我一直在水利部工作
。

建

国初期
,

苏联专家对我国的援助很大
,

我

在专家司工作
,

专门负责与专家打交道
。

这期间
,

我花了六年时间在清华大学读夜

大
,

五十年代的清华大学水利工程仍是很

厉害的专业
,

除了正常授课
,

也可以在实

验室里学到很多东西
。

同时我还 自学了俄

语
,

方便与苏联专家沟通
,

这些都对我今

后几十年的工作很有帮助
。

谁知到了1959

年两国关系恶化
,

苏联专家全面撤退
,

我

调到了部里的外事司任司长
,

自此开始了

我参与对外经济援助项目的经历
。

19 64 年
,

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

我国外交政策的需要
,

中国政府对外宣

布 《对外援助八项原则》
,

受到第三世

界国家的热烈欢迎
,

随之出现对外援助

的高潮
。

在我看来
,

经济援助有个重要原则就

是
:

援人之急
,

不要大包大揽
。

就像是朱

德老总在全国水利会议上讲话
,

援引民间

的一句古话说
: “

斗米养恩人
,

担米养仇

人
” 。

有时不要太慷慨
,

给钱给多了
,

反

而让人有依赖心理
,

或者对方会认为你有

求于他
,

产生抵触心理
。

我理解的经济援

助
,

应该是一些真正解人所急
、

雪中送炭

的小项目
。

而不是搞些劳民伤财的面子工

程
,

这样当地老百姓非但不说你好
,

还会

对中国有看法
。

而且我们自己有时候也难

免有凌人之上的情绪
。

这样的错误国内外

都有例子
。

1 96 0年
,

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同我

国签订的6 00个合同
。

自建国以来
,

苏联

对华援建项目共3 0 4项
。

到 19 6 0 年上半

年
,

已建成 103 项
。

其余2 01 项正在建设

中
。

苏联政府片面决定
,

从 196 0年7月28

日到9月旧 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 90 名
,

终止派遣专家
。

专家离开时
,

被告知要

带走全部图纸
、

计划和资料
,

并停止供

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
,

大量减少

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 中关键部件的供

应
,

使我国当时的建设基本停顿
。

这样

难免破坏两国关系
,

不过也激励了中国

人不能盲目依赖
“

老大哥
” ,

去走真正

属于 自己的道路
。

而中国在这方面也犯过错误
:

文

革期间
,

国内的狂热情绪也影响到了在

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项目
。

当时中方认为

我帮你那么多
,

你应该感谢我
、

听我的

话
,

认为阿尔巴尼亚小兄弟也应该信仰
“

毛泽东思想是马列思想的顶峰
”

一类

的口号
,

但是阿方并不买账
,

说你这还

是干涉我内政呢
。

所以就为后来的关系

恶化埋下了伏笔
。

但是普遍来说
,

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

国家对我们还是抱有极为友好和感谢的态

度
,

这是我们在困难时期外交胜利的一个

重要支持力量
。

19 82 年之后
,

国家决定将

无偿的
“

援助
”

转为
“

承包
” 。

中水电也

积极利用几十年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国际声

誉
,

参与到国际项目的竞标中去
。

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尼泊尔的马

相迪水电站
,

这是中水电与外国公司联

营承包的第一个项目
。

当时参与竞标的

有德国
、

意大利
、

澳大利亚等多国工程

公司
,

因为工程浩大
,

单凭一国之力无

法完成
,

所以中方选择与 日本大成集团

合作
。

19 8 5年
,

在世界银行贷款的援助

下
,

中日联营体开始施工
。

尽管条件恶

劣
、

合作中有种种的摩擦
,

但是水电站

工程还是优质
、

按期建成
,

不仅尼泊尔

国王 比兰德拉在竣工典礼上
,

对中方人

员表示真挚的感谢
,

连世界银行也称赞

我们的施工水平
。

就这样为 日后参与到

国际工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
。

我觉得美国如果弃交政策清醒的话
,

不如像中国学习一下
,

他们投人战争的几

千亿美元
,

如果拿出十分之一来搞经济援

助
,

就己经很不得了了
。

妄图通过战争建

立一个
“

非洲司令部
” ,

估计只能招来更
户

、

多的敌人
。

而中国就不同了
,

我们帮助非

洲主要是为了
“

交朋友
” ,

既能帮助那里

的人们
、

体现出大国的责任感
,

又在行动

里提升了自己的威信和国家形象
,

何乐而

不为呢 !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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